
那是2023年6月6日上班早高峰，我从九曲河
进站，乘坐8:02那班6号线，车厢不空也不挤。我
在车门处拉着一个吊环，刚站好，突然听到前面车厢
传来急切的喊声“医生，有没有医生？”

我虽然不在医院工作，但也是执业医师，常常为
亲戚朋友治病，效果还好。所以听到喊声后，我第一

反应“我就是医生”，来不及迟疑，赶快上前查看情况。边走边找了一节
车厢，突然看到地上直直躺着一位穿白裙子的年轻女性。我蹲下一看，
她脸色惨白，呼吸微弱，眼神无光，口腔紧闭，把脉寸关尺非常细弱。由
于情况紧急，我将其头部侧着，赶快按急救穴位，一手按其水沟穴，也就
是老百姓常说的人中穴，一手按其合谷穴，按了二十多秒，这女性终于
有了知觉，发出“哼哼”声，头和脚有了自主活动，嘴唇微动有舌头外顶
的感觉。我预感她要吐东西，立马将手中的纸巾打开贴着她的嘴角，将
东西接住以免弄脏她的脸颊，这过程利索默契不超2秒。

此时，轨道播报到康庄了，门一开，那位白衣女性突然从地上簌地
一下站起来，闪出了轨道门，汇入出站的人群中……刚才还为她捏把汗
的乘客也突然从惊讶中沸腾，“哇塞，好神奇，这么快就正常了”，我微微
一笑，重新找个拉环站好。一位小伙自称快下车了，让我坐，我谢谢他，
当坐下以后才发现腰周凉凉的，原来是刚才紧急之下出了一圈汗，好在
那位女士没有大碍，心里安稳了。让座的男士站了好久才下车，我内心
也甚为感谢。

到单位后，讲起这事，有同事问：“你要是没把她救过来怎么办？”
“啊……”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不容考虑。当然，我
更愿意比照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来对待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凡大医
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轨道是一个循环，人生
也是轮回，祝愿我们都有福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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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在课堂吧？”“不是……”最近
在茶园的南岸党校讲座课间，一个年轻学员走到跟前这样聊。我
有些蒙了。当了三十年教师，做过很多讲座，记不住学生而被学
生记住，这是大概率。

“老师是开车、打车，还是坐轨道交通来的？”“轨道交通，6号
线。”“那就对了，金山寺站。几年前我们聊过。”学员兴奋地说。
经他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

虽然不会开车，但常因公因私往返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期，
坐公交或打车都怕堵，便捷、准时的轨道交通是首选，从1到10几
乎所有线路都坐过。金山寺站在6号线的礼嘉与蔡家之间，本不
是什么名站，但金山寺很出名，总让人想起家喻户晓的“白蛇传”，
虽然故事发生在千里之遥的江苏镇江，但每次经过，总会情不自
禁产生联想，时常有下车探寻的冲动。

三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周末中午，从茶园返回北碚经过金山寺
时，心想下午反正也没什么事，索性下车去满足一下多次涌动的
心理。只有两个人出站，一个是我，一个就是那个学员。站外，火
辣辣的太阳格外刺眼，周围不见一个人影，一些楼宇、道路正在建
设。金山寺应该是个老地名，但究竟藏身何处？还在不在？是否
也有白蛇传说？我后悔没先做功课，只能站在路边，手搭凉棚四
处打望。奇怪的是，那青年也没有马上离开，几乎和我一致的表
情和手势，也在寻找着什么。“小伙子，金山寺在哪？怎么走？”我

问。“正好，我还想问你呢？”居然这么巧，同样的时间地点，同样疑
问的人相遇，也算一种缘分，于是就闲聊起来。小伙子来自杭州，
也毕业于中文系，爱好民间文学，目前在南岸区某个政府部门工
作，坐6号线来过北碚几次，对金山寺站有着同样的“情愫”。

闲聊间，遇到几个出站或进站的人，一问，同样的回答“不知
道，没听说过”，场面尴尬。“看来，得先去做点功课再来。”我们达
成一致，随后，各自返回站内等下一趟车。只是他回南岸，我回北
碚。我从不随意索要别人的联系方式，这位青年性格也一样。虽
然遇见知音，但也可能就此陌生。真没想到三年后又能在讲座中
重逢。

“厢遇”是重庆晚报依然保留的栏目，多数时候用来“搭载”爱
情。我和这位同样留恋于金山寺的青年，当然不是啥爱情。但突
然之间觉得，这样的美好可以推而广之。

试想，如果不是相约结伴，轨道交通上可能环顾都是陌生
人。但同在一辆车上，与同一条船或同一航班一样，短暂的时光
里，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陌生里有一丝亲切，因为我
们都在路上，奔波着流动着自己的人生际遇。交通，通的不仅仅
是路，还应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与文明，也通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情
感与情绪。

再一想，如果不是轨道交通线经过那么多站点，我们永远不
会知道那么多地名，更不会引发那么多心灵的悸动。所以，很想
给重庆的轨道交通提点建议：为这些一闪而过的站点“点”上一些
文化与历史，留下一些“过客”的往事。

时间飞逝，但道路永恒。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对你说“好像
我在哪里见过你？”而后引发并确认共同的回忆，这，不是很美好
的吗？虽然我们依然陌生，但我们已是这样的熟悉。

2019年，儿子读初中，我们选择了陪读。家在南岸，学
校在九龙坡华岩寺附近。已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环线不经
过鹅公岩大桥，每天只得开车往返。短短十公里路，往往需
要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更不用说早高峰时的
堵车了。

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希望：环线快点实现全线运行。
2020年，环线全线贯通。一个小时，我就从家到了学校附近的华龙轨

道站，再无堵车之焦灼，坏天气之担忧。
唯一的小烦恼，是从家到环线南湖站，要走上十五分钟。偶尔提着大包

小包，就显得有些累赘和吃力了。
我又开始期待我家门口10号线万寿路站的通车了。
2023年11月底，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0号线也全线贯通。从我家出门

到万寿路站，步行只需要五分钟，站内再换乘环线，比之前环线直达足足节
约了二十分钟。

从此，轨道通到了我家门口。3号线、10号线、环线可以让我跨越两江
与四季，去往中心城区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这样四通八达，快捷方便的城市交通，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轨道交通的修建与覆盖大大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也让时间变得充裕，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退休的大妈大爷来说，轨道交通是赏花观景的最佳
路线；对外地游客而言，轨道交通是8D魔幻城市的一张响亮名牌；而对于山
城千千万万打拼的上班族来说，轨道交通连接的是单位与家的最短路线，是
接孩子上学放学的最快路线，也是回家看望父母的最优路线。轨道交通穿
楼跨江，上天入地，这头通往心之所恋的万家灯火；那头连着平凡朴实的梦
想和漫漫人生征途。

让所有居住在这座山城的人们，都因轨道交通的通达、便利而提升宜居
宜家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这才是城市轨道交通如火如荼修建、拓延的真正意
义吧。

曾经爬坡上坎，气喘吁吁的山城市民，曾经在烈日下排起长龙等公交车
的山城市民，如今都学会拿着一张公交卡、老年卡，或是手机一扫，滴答一声
响，轻松入闸，通往每一个温馨的小家，和每一个向往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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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见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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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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